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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小，这地方
确实 小 ，整个房 间
仅有那 么十 个平方
米不到 ；

说少，这儿的
主人也确实 少，在
近五位 数人员 的大
企业里 ，他们只 给
末尾 数 增 添一个

“ 2”。
然而，这地方

却又很大，《人 民
日报 》、《工人 日
报》、《解 放 军
报》，还 有 《环
球》、《世 界 博
览》等 等 ，在 这 儿

每天可以 出 入数千份。中央的 、国
务院 的 、机械委的 函 件，拉萨 、深
圳、香港 乃 至 巴黎 、伦敦 、加 里福
尼亚的 “青 鸟”，都得在 此 “屈 尊
下驾”；

然而 ，这地方 的人又很多 ，一
封信权作一人 吧 ，每天便 少则 数十

“人”，多则 上百 “人”在 这 儿汇
集，还不算 那各部 门 取信报的文书 。

“哎，收发 室的！”有些人也

许会不屑一顾。对喽，一辆 闸不灵 、
铃不响的单车，外加一辆 骑 上 就 跳

“ 迪斯科”的 黄鱼 车，每天两趟，厂
门——邮局 ，邮局——厂 门。风霜 、
雨雪 、酷暑 、严寒 ，乃 大 自 然之变化
也，与 我何干？365天的 日 历牌上 ，
在他 （她 ）的眼里，全 是黑色。“一
车间 ，十 五份”，“二 车 间 ，三 十
份”……声出手 到，中 药 柜 似 的 格
子，闭 着眼睛 也投得准 ，就 象闭 着眼
睛吃饭而不 会喂 给鼻子 一样 。

单调 吗？年年 、月 月 、天天 、时
时，收 、发 ，发 、收 ；

无聊吗 ？转一个圈 是 邮局 ，拧一
下身 是 收发 室 ，一刻 也不许离人，一
刻也不 愿离人 。

“ 多亏 了 您，要不是您将 电报送
到我家，母亲就
见不到我最后一
眼了。”

“请 吃 喜
糖，我 那 该 死
的，信皮 也写不
清楚，若不是您
寻问 到了 ，准 得
吹灯拔 蜡。”

单调 、无
聊、怨 气 、烦
躁，在 这诚挚的
话语 中 ，顿 时烟

消云 散 ，并且愈加有滋有味地干着 。
他是 当 过五届全 国人大代表的 罗

治全 ；他是 走上收 发 岗 位 时 间 不太久
的侯俊侠——恕我椤嗦，因 为 他俩 虽
未必认识全厂 职工 ，但全厂职工却 大
都知 道他俩。正所 谓 “山 不在 高，有
仙则 名 。水不在 深 ，有 龙则 灵”，这
两位 人物平 时虽 不 起眼，但若 “停
业”几天你想想是何情 景 。

（ 沈 宇　摄 影 ）

在改革的浪潮中
征文

老柴 和他 的 副 手
雒新 岭

三车间 主任柴增 荣 急匆匆 向 医院 奔去，他听
说段金标的爱人喝 了 老 鼠药。在 医院 门 口 ，他看
到了 抱头蹲在 地上的 段 金标。段金标脸 色苍 白 、
憔悴，鼻子 吸溜着 鼻涕 ，面颊上布满 了 泪 痕。瞧
着他的 这 副落魄样子 ，老柴心中 “腾”地升起一
股怒火，冲着 段金标喊：“不争 气的东西！”

段金标是他们 车间 开拉床的 青年工人，小伙
子模样挺精神 ，干起 活来他也细心负责，和周 围
同志 们 的关 系也处得 不错 ，可前一 时迷 上 了 赌
博，并 获得了 什 么 “段海 燕”“段 彩 电”的 绰
号，他 已经 输掉了一 台 “海 燕 牌”黑 白 电视机和
一台 彩 电的钱了 。

医生告诉老柴人 已经抢救过 来了 ，他长松 了
一口 气，紧接着 心里 又沉重起 来，对这个段金标
现在 该 怎么办？眼看 着 他这 么 胡 闹下去 ？

他有空就找段金标谈话 ，三句 两句 ，十分 钟五
分钟 ，天天谈。你 晚上不是去打麻将 吗？好，我
就专 门 安排你长 期 晚班 。这下好了 ，没了 时 间 了 ！
还经常 要敲打他几句：“你 的 定 额完 成了？”

“ 完 成了。”老柴瞅瞅 他，又 给他加 重了 工作 量 ，
还让他担 任了 组长，让
他管 十来个人。段金标
忙起来了 ，生产任务和
班组事务把 他搅得团 团
转，他居然把小组管理
得井井有条 ，这年他所
领导 的 小组评上了 先进
小组，他 自 己也评上了
先进生产者 。

老柴向厂长打了 一
个报告，请求安排段金
标当 自 己的 副手——车
间副主任。他认为 段金
标认 真 负 责，能吃 苦
… …当 然过去赌 博过 ，
现在 已经改了。厂长批
准了 他的请求 。至今四
年过去了 ，段金标年年
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，提
起过 去赌钱的事，他有
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真

是做了 一场恶梦！”
老柴去车间巡视 ，

走到一台机床跟前，狠
狠地盯着 坐在 车间 墙旮
旯的一个人，眼睛 象是
要喷出 火 。那人穿着一
件军用 大衣 ，把脸几乎
缩在 了 领子里 。这也 是
他们三 车间 的一名 青年工人，叫 李彦辉，因 为
赌博被派出所抓去拘 留 了一个星期，今天刚放
出来。一个星期 里，他和流 氓小偷关在一起 ，
生出 了 万千的感慨，尤其晚上睡觉放在 他头顶
的那个臊气冲天的尿桶 ，更 给他留 下了 不那 么
幸福 的 回忆。他回 来就偷偷蹓进车间 上班了 ，
他带着 负 疚的 心情想挽 回一些影响 ，没想到老
柴听说就立 马赶到 车间，他有 点怯火 。

这个李彦辉不 同 于段金标，他脑子好使聪
明伶俐 ，技术上的事，摆弄摆弄 ，很快就会，
干出 的 活既漂 亮还产量高 。他家不在厂里，省
去了 妻子 上牌场去拽去闹的麻烦 。他注意 “影

响”，不在厂里打牌，他找 的是 附近 农村 的 赌
场。凭他 聪明 的脑 瓜和心里精细 的算计，在 那种
赌棍 成 堆的地方 居然还有 输有赢 。对这样的人老
柴能 说什么？他 什 么 道理都懂 ！以 后老柴天天 给
李彦 辉 “找事”，“李彦辉，你把这几个零活干
干！”李彦 辉眨 巴眨 巴眼，他知 道这是 白 干，不
算工时的，“李彦辉，你把这几个有毛病 的活修
修！”他知 道这 是义务，但都干了。他一 上班就
脚手不停地干 活，他更 细 心了 ，干的 活更 漂亮
了，连上面 的油 泥都擦 得干干净净。他月 月 出满
勤，连有病 都不休息，老柴 明 白 他是悔悟了 ，想
挽回 影响 ，心里一阵高 兴 ：这小伙子有救 ！老柴
找他谈了 ，谈了 些什么，李彦 辉 没对人讲起过，
反正从办公室出 来，李彦 辉的眼里噙着泪花……
在试制具有八十年代 国际先进水平 的 鼓形齿轮的
任务 中 ，他充分发 挥了 自 己 的 技术特长 圆 满地完
成了 试制任务 。

光阴若 白 驹过 隙，转眼就是两年，李彦辉彻
底和 赌 博绝了 缘，老柴又打了 一份报告，请求厂
长批准李彦 辉为 车间 副主任，以 减轻他和 段金标
的工作负担 。

厂长 同意他的看法，批准了 李彦辉为 车 间 副
主任，李彦辉成了 老柴的第二 副手 ，老柴在他的
两个副手——段金标和李彦 辉的 协助下，使三车
间连 续三年被评为 先进车间 ，段金标去年光荣地
加入了 共产党，李彦 辉的工作也受到上下一致的
好评，今年元 月 ，三人又精心制 定了 经 济承包方
案，呈报厂长，获得了 批准 ，在全厂 打响 了 第一
炮。

柴增 荣 和他 的 副 手 段金标 （左 ）、李 彦
辉（右 ）。

文苑

草原夜餐

樊总 辉

不到西藏 ，不知草原之大 。为 了 给牲畜注射
疫苗 ，我们三人骑马跑 了 一天 ，还未赶到 要去的
牧业 点 。黄 昏 时候 ，我们只好在 一条 小河边 搭起
了帐篷 。达 瓦 给三匹 乘马 拴好马 绊绳，任它 们在
帐篷周 围 去吃草 ，然后 自 己 拣来些干牛 粪生着火
准备烧柴做饭 。扎西躺在 草地上吸了 阵鼻烟 站起
来说，今天的 晚餐 由 他来安排 ，接着让我先跟 他
去收拾鱼 。我 疑惑地问 他鱼在 哪里？他笑了 笑只
是让我跟 着 他沿河岸 走 。没走 多远，他在 小河转
弯处停下，弯腰朝水 中 张望 。我一看 ，好家伙 ，
不到一米深的 小河 中 ，几十 条 一尺多长的 鱼一条
挨一条地挤在 一起 ，我简直不相 信这是 真的 ！扎
西冲我一笑，抽出腰 中 的 藏 刀 ，将袖子朝上挽了
挽，瞅准 水 中 一条最 肥大的 鱼猛地扎了 下去。一
条两 三斤 重 的 鱼在 草地上蹦跶着 。水 中 的 鱼群一
阵骚动 ，但很快又聚在一起了 ，扎西告诉我，藏
北草原上的 鱼很少见人，加 上藏族大都不吃鱼 ，
所以 鱼 是不 怕人的 。有时赶着牛群过河，还能拣
到被牛踩死的鱼呢 ！

正当 我为晚 餐能有点鱼吃感到高兴时，扎西
却说光是鱼太单调 了 ，得再弄只 野羊加 餐。能这

么容 易 地 抓
到鱼 已使我
惊叹不 已 ，
还要 来 只
羊，可能吗 ？
扎西见我不
大相 信，便
指着草地上
一些大 小不
一的 蹄 印
说，黄羊 喜
欢黄 昏 饮
水，这 会儿
正是 捕猎的
好时机，他
拉我在 一个
洼地的草丛
中隐 蔽 起
来，静静地等 候 着。不大功夫 ，我听到远处传来
一阵急骤 的 嗒嗒声，拨开草望 去，十几 匹骡子 一
样的庞然大物 向 河边 奔来 ，踏起 了 一片飞尘 。我
有些 紧张地捅 了 捅 身 旁的 扎 西 问：“这是 啥家
伙？”“野驴。”“怎 么不开枪？”“这 家伙个
头太大，猎枪不容易 打倒它。”我屏住呼吸望着
越来 越近 的野驴，它们的个头 比家养的驴 要大 ，
浅栗 色的 毛油光闪 亮，说 是 野 驴其 实 更象 个骡
子，它们顺河沿 自 然 地站 成一行，低下头饮 着河
水，我赶忙拿出 照 相 机，抓拍下这难 得的镜头 。
当我挪动 身 子，想换个 角度 继 续拍照时，惊动了
这群机警 的 家伙，象一阵旋风刮过，它们很快消
失在草原的远方 。

我们继 续潜伏着 。我掏 出 烟 来 递 给扎 西一
支，他接过来叼在嘴上并不 点火，说是 怕烟 草味
惊扰了来喝水的黄羊。正说 着 忽听传来一阵轻微
嚓嚓声，暮夜 中只 见几只黄羊 小跑 着向河 边 奔
来。扎西利索地架好了 双叉猎枪 。黄羊越来越近
了，一共七只 。它们到河边 并 没 急着喝水，而是
警惕地伸 长脖子张望了一阵，大概没有看 出什么
危险，这 才放心地饮起水来，黄羊 的 样 子很 好

看，又黑又大的眼 睛，头上长着一对半尺来长的
尖角 ，毛 色棕黄，尾 巴周 围却 有 碗 口 大一 片 白
毛，似乎是它们 区别于其它动 物 的鲜明标志 。扎
西瞄 准 了 其 中 的一只 点燃了 猎枪的 引 线，随着枪
响，一只黄羊倒在河边，其余惊慌地逃散了 。

夜色笼罩着大地，篝火照亮了草原。帐篷里
摆上了 鲜美的清炖鱼和烤黄 羊 肉 ，木碗里斟满了
喷香的 酥油 茶。

（ 题 图　插 图　戴 西 涛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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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 天 与 海——
这两 片 蚌 壳 中 ，
诞生 的 一 粒珍珠 ？

也许 正 因 为
饱受 风 浪 的 磨 砺 ，
所以 才 有 那
绚烂 无 比 的 光 焰
射出 ……

兔子 ：眼 睛 虽 红 ，
却从 不嫉妒 。

狐狸 ：唉，我 从 未
吃到 过 甜 葡 萄 。

千里 马 ：我担心 的
是：伯 乐 未 到 ，而 我 先
衰。

苍蝇 ：纵有 千 眼 ，
也难 防 暗算 。

友情

廖代谦

天上 的 星
明亮 的 星
眼睛 和 眼睛 亲 切 地相 望
星光 与 星 光 相 互 辉 映
啊，友 情 、友情
朋友 间 要 象 天上 的 星
星光 与 星 光 相 互 辉 映

林间 的 松
苍翠 的 松
身躯和 身 躯一 样 的 正直
枝叶 和 枝叶 同 写 青 葱
啊，友 情 、友 情
朋友 间 要 象 林 间 的 松
枝叶 与 枝叶 同 写 青 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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